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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第 一 章 

一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 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

悲哀地 怏怏地 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儿 用一种怀

着恨意的嫉妒的视线 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红光 在秋

收后的荒原上 已经有早起勤奋的农人 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

野狗奔驰着 在经过的草丛里 挥洒着泪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时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 她无心烧早饭 轻

轻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换下的衣裳 提着桶 穿

过中堂 蹒跚地向湖滨走去

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 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 映出她

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韧的阴影 长长的 使她显得更加清瘦 她

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颊上 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红晕 弯弯

的 细长的眉毛底下 闪动着一双含情的 扁桃形的 水溜溜的眼

睛

路上的农人们都指手划脚起来了 他们有用各种各色的贪婪的

视线和粗俗的调情话去包围 袭击那个年轻的妇人 他们有时还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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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停止着工作 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来地 谈论着她们夫妇间

的事情

说吧 老黄瓜 为什么陈灯笼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谁知道呢 家花没有野花香 罗 也许

不 有人说 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来的 所以 陈灯笼

才不爱她 折磨她

啊 原 来 那就难怪陈癞子罗

梅春姐尽管佯装没有听见 可是那些无耻的污浊的话 却总象

箭簇似地向她射来 甚至于射到她的心里 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

家的脚步 飞快地冲出那恶浊的旋涡 咬着牙 喘着息 一口气跑

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

湖水 碧绿的 清彻的飘流着 起着细细的涟波 在湖岸的石

头的两边 已经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 梅春姐一面和

她们招呼着 一面尽量地想把那颗跳动的心儿慢慢地平下来 把那

些恶毒的 刺心的秽话扔开去 她扯起衣角 揩了一揩额角上的因

为奔跑出来细细的汗珠 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声和捶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荡着 不甘沉默的旁的妇人们

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大家无所顾忌地扳谈起来 她们谈着家里日用的

柴米油盐 她们谈着漂亮 新鲜 时髦的布料 她们谈论着公婆

谈着孩子 谈着自家的男人和别人家的暧昧的私事

梅春姐夹在她们中间装得非常快活 有时候 她还故意地跟着

旁人大笑几声 她想教人家看不出来她那种被丈夫侵蚀的内心的痛

苦 可是那谈锋却象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 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转到

她的丈夫身上来了

他已经几天没有回来了呢 发问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人

十五年来她已经生了十个儿女了 她带着笑脸时 麻子就一粒一粒

地牵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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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天 梅春姐轻轻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 夜

当然娄 一个面孔涂得象燕山花的 有名的荡妇柳大娘

截断了麻子的话 她为什么不想呢 这样漂亮 年轻

梅春姐觉得那淤积的心血 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

她渐渐地把头低下来了 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 一面偷偷地

瞟视着左右的妇人们 当她看见了妇人们 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

牢的视线 都在凝注她 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红了的时候 她就

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摁着 几乎摁得连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

为什么呢 你们 一个老年一点的 一面伸手抓着梅春

姐 一面向大家责骂着 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吧 你们都不是好

东西

好东西 年纪轻轻 男人做得初一 我就做得初二

那柳大娘愤愤地 带着一种真正的同情心 叫道 哪个罗裙不

扫地 哪个扫帚不沾灰 嗳 黄瓜妈 莫说梅春姐还这样漂亮

啐 阎王会勾你的簿的 不要脸的 下流的家伙 你总以为

人家都象你这骚货

大家又都哄笑起来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 她用了一种很大的 自制的力量

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 才站起身来 然后又象逃难似的 拚命地

穿过那些男人们的下贱的视线和嘲笑 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二

丈夫陈德隆 因为生癞子 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笼 对

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 他好象没有把年轻的妻当做人看待

他认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 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 自己去



 4 

年的一个风雪满天的 忧愁的日子 用一顶红轿 吹鼓手和媒人

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 他就没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 他骂她

他折磨她 并且还常常凶恶地 无情地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殴打她

他象很有计划似地打她的胸 打她的腹 打她的腿 他打着还

不许她叫 不许给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

丈夫没有弟兄姊妹 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 在去年 那

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辗转呻吟的时候 摸到房门口来

用拐杖抛掷陈德隆 骂他是个无福消受贤德妇人的恶鬼 今年 不

幸的是公公归天了 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顾忌地欺压他的妻 他趁这

时候学会了打牌 学会了喝酒 学会了和一切浮荡的 守空房的妇

人勾勾搭搭 他常常一出来 就三五天不回去

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说不贤德的 她自始至终没有向人家说

过丈夫半点错过 她忍受着 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

得全村老迈人们的赞扬 当她听到了那雪白胡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

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儿 背地里赞扬她 好一个贤德的妇人

啊 好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 癞子陈灯笼的福气好

啊 的时候 她就觉得那浑身的伤处 都象给一种无形的

慈祥的 勉慰的手掌抚摸过似的 痛苦全消了 她可以骄傲 尤

其是对于那些浮荡的 不守家规的妇人骄傲

但是 一到夜间 当她孤零零地 躺在黑暗的 泠清清的被窝

中反复难安的时候 她的灵魂便空虚与落寞得象那窗外秋收过后的

荒原一般 哀愁着不是 不哀愁着也不是 她常因此而终宵不能成

梦 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深深地悲叹起来 有时候 她也

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由的驱使从床上爬起来 推开窗口 去仰望那

高处 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闪烁着星光的夜天 去倾听那旷野的 浮

荡儿的调情的歌曲 和向人悲诉的虫声

她忍耐着 一切都忍耐着 当她在夜间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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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宝贵的 光荣的赞扬时

三

亡命地从湖滨跑回来 放好桶 晒好衣裳 走进到卧房的时候

梅春姐已经身疲力软了 她无心烧饭 无心饮牛 无心饲喂鸡和

鸭 懒洋洋地躺在木床上 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

田野中的男人们的秽语和湖上的妇人们的嘲讽 就象一个多角的

有毛的东西似的 只在她的心中翻滚 她想起了母亲临终的前夜

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嘱的那些话来 在家从父 出嫁要从夫 如果

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 只能低声地 温语地 夜间在枕

头上去劝慰他 她觉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 她应当好好

预备一些温软的话 在夜间 在枕头上 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 这

样 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叹 把心思勉力地镇静了一回儿 就又慢慢

地开始她那日常的 好象永久也做不完的 家中的琐细事物

在夜间 丈夫陈德隆回来了 他喝得醉熏熏的 在一线微弱得

可怜的灯光底下 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癞子而脱落了发根的光头上

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 他的面孔通红的 在刷子般

的粗黑的眉毛下 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 发光的 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声不响 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 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

茶的手势 就横身倒了下来

夜 是很长的 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 当梅春姐正要用

温软的言词去劝慰他的时候 当村上的赌徒们正待邀人去赌钱的时

候 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 他突然地 象一根发条似地从床上弹

了起来 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钱和铜板 一

匹熊似地冲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 哭着 叫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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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隆 哥 你 你不在家 人 家

要 欺侮我的

谁呀 他停了一停脚步 放心吧 没有人敢在老子头上

动土的 就扔下梅春姐的手来 跑开了

夜 是很长的

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 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 回头又看

着那象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铺 她的心儿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

被子里还遗留着丈夫的酒气 可是 没有了丈夫 小柜中还遗留

着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 可是 没有了洋钱和铜板 她想哭 可

是 她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 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 她想不

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 叹气 流眼泪 一点也不能打动丈

夫的那颗懵懂的心 她渐渐地 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绝望的 无可

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 叹着 之后 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 想看一看

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的天空 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

愁闷 可是 忽然地 象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 那埋伏在她左右

专门为勾引她而来的 浮荡儿的粗俗的情歌 立时间便四面飘扬起

来了

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 没人瞅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 磕响头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 把头缩了回来 她觉得这些人都是些

卑污 下贱的 太可笑的家伙 也不想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

但悲痛是无情的 她睡不着 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窗口边 无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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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想听下去 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

哥说 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头骨跪得 浮浮肿

额头叩得 没有皮

你呀 要想情哥 万不依

接着 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 这声音 梅春姐

一听就知道是那一个身上脏得发霉 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的

小眼睛的独身汉老黄瓜唱的 喉咙尖起来就象那饿伤的猫头鹰一般

地叫着

姐说 我的哥呀

你要黄金白银 姐屋里有

要花花绿绿的荷包子 慢慢送得来

你铁打的心儿呀 想转来

沙声的又唱道

哥说 我的姐呀

不怕你黄金白银 堆齐我的颈

花花绿绿的荷包 佩满我的身

父母的遗体呀 值千金

梅春姐越听越觉得下流了 她离开了小窗 准备钻进那洞黑的

床上 可是那歌声的尾子 却还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来 尖声

的在后面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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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说 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坝里扳罾 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塔桥 无人走啦

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桥上过一路身

你还在何嗨 修福积阴功

沙声的没有再唱了 一阵一阵的嘻笑涌进了梅春姐的小窗 她

用被头把耳朵扪得绷紧 她暗暗地又使力地唾了两回 她想 你

们能算什么东西呢 癞虾蟆

然而 痛苦 悲哀 空虚 孤独 却又是真的 梅春姐她

只能够尽量地抑制她自己 她总还满望着丈夫有回心转意的一日

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 梅春姐她不能知道 因此 她的

痛苦 悲哀 空虚 孤独 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

除

第 二 章

一

第三年 是梅春姐和丈夫结婚的第三年 的九月 不知道

为了什么事情 从南国 从那遥远的天际里 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

的 锐利的剪刀 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们的头发 统统剪下来

了

这真是一件希奇的 突如其来的事情

当这把长长的 锐利的剪刀 来到这村庄里 第一个落到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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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头上的时候 她就浑身发起抖来 她要求道 好心眼的姑娘

们啊 可怜我吧 我要没有了头发 阎王不会收我的 我要到

地狱中去受罪的 但 谁听她的呢 一下子就象剪乱麻似地

把它剪下来了 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婶的头上的时候 她就

叫着 嚷着 剪不得啦 看相的先生说过了的 我的晚景全靠这

头发 我要没有头发 我的一家人都要饿死啦 但 谁听她

的呢 那巴巴头 就象一只乌龟壳似的 随着剪刀落下来了 当这把

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红的柳大娘的头上的时候 她早就

藏躲起来了 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 她便一面流泪 一面

哀求地 少 少剪一点儿吧 没有了头发 我 我要丑死的

啦 但 谁听她的呢 姑娘们的剪刀是无情的 差不多连根

儿都剪下来了 当这无情的 长长的 锐利的剪刀 第四个落到梅

春姐的头上来的时候 她就很泰然地 毫不犹疑地挺身迎了上来

她对着拿剪刀的姑娘们说

剪掉它吧 剪吧 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没有这东西是一样的

我是永远也看不见太阳的人 我要它有什么用呢

一切妇女们的头发都剪下来了 一切妇女们都伤心地痛哭着

黄瓜妈哭着 她怕阎王不肯收她 麻子婶哭着 她怕年老

时要饿饭 柳大娘哭着 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 抛弃她

一切老头子们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间摇头 汉气

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该有头发

的 没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 世界要变的

只有梅春姐 她似乎与别的人不同 她没有把头发看到那般重

要 因为 她的心已经快要给丈夫折磨死了 她已经永远望不到丈

夫的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了 她想 变啊 你这鬼世界啊 你就快

些变吧 反正我是一个没有用了的人 我的日子一半已经埋到土中

去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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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真鬼气 真是希奇的事情 世界就是这么真正地 糊里湖

涂地变起来了 从那一天 那剪掉头发的一天起 村子里就开始

变得不太平不安静起来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 本村子里

的也有 穿长衣的 穿短衣的 不分睛雨 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

穿来穿去 手里拿着各种各色的花样的东西 口里说着一些使人听

不懂的新鲜的话

真鬼气 真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 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 更加凶

狠了 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镖来 他把它磨得

光光的 他说 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 而那个会是可以使他发财

的 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饭吃 有钱用 并且还可以打牌 赌钱

梅春姐始终不明白这是怎样一回事情 当她看见丈夫把那把发

锈的梭镖磨得放光了的时候 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 她

怕她要用那梭镖将她刺死 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红光的视线 还不

时地 象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 好象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

里去 射死她 烧死她似的 梅春姐不禁的发起抖来了

不要到外边去的 知道吗 丈夫把那梭镖靠在怀抱里 用

手卷着袖子 我要到会中去了 不 也许还要到旁的地方去

夜晚 你早些关门 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种顺从的 恐惧的 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

了他

她当真除了饮牛 饲鸡和上菜园以外 整整地三天没有出头门

一步

可是 到了第四天早晨 不知道还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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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 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 还是因

了另一种环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驱使呢 使她下了决心地

要跑到外边走一回 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来 用毛巾将剪发的

头包了一下 顺便到自己的草场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

荒原 仍旧是去年的 前年的荒原 村子 仍旧是去年的 前

年的村子 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 不认识的人 不过是多了一些

飘扬的 花花绿绿的旗帜

在那原先的 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 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 读

洋书的学堂

梅春姐缓步地穿过一条狭小的田塍 在她的眼睛里 放射着一

种新奇的 怀疑的视线 她象一头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似的 东

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 才又蹒跚地走向自己的草

场去

稻草象两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里 在那比较小的一座的旁边

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个穿短衣的人在谈话 梅春姐没有注意他们

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 准备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谁呀

她回头去 一个年轻的 面孔象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 他

是麻子婶的大儿子木头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吗

没有回来 梅春姐轻声地应着 一面看了一看那别的一个

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轻人

唔 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了架的 这家伙 木头壳

沉吟了一声 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 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在一起 弯腰扎了一扎 那一个穿长衣

的年轻客便向木头壳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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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德隆哥啦

就是啦 就是前晚那一个和你们吵架的 那一个癞子啦

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盯了一盯 罗 这一位便是他的癞嫂子

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红的 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 她抬

起头来 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觉地 那个穿长衣的年轻角色 正在打量她的周身 她和

他之间的视线 无心地 骤然地接触了一下

那一个的白白的 微红的 丰润的面庞上 闪动着一双长着长

长睫毛的 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 使劲地拖着稻草和稻叉 向家中飞跑

三

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 一连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

里不出来 第四天的中饭时 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 听说会中又到

了一个新从县里下来的人 又有一桩事情瞒他了 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炽腾起来 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

驰着 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红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 和那副会长

的骇人的 星一般的眼睛 他有心要和他们抬杠 他觉得他们这些

人都很瞧不起他 事事都瞒他 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

尤其是副会长的那特别为他们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 深深地激

怒了他那倔强 凶猛的 牛性的内心

在经过自己的家门时 他停了一下 吩咐了老婆晚饭时多做一

些米 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阵就回来的 不是要寻他们的差处

而是发泄自家的心中的愤火

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场中 当长工出身的红鼻子的老会长 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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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小竹鞭向人们挥扬着 说着一些听不分明的 时髦的口语 副

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 蓄短胡须的人 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

陈德隆冲到他们的面前了 他故意摆摇他的身子 象一头淘气

的 发了疯的蛮牛似地撞到人丛中去 环睁的螃蟹形的眼睛 先向

旁人打望了 就开始大声 无礼的喧闹起来

会长 什么事情啦 丢开我

老会长微微地皱下眉头不理他 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挥扬

着 他好象并不曾听见陈德隆的声音似的 又接连地说下去了

总之 总会花钱 费力 都是为的我们种田人自己

我们去当两个月兵 就应该尽些心思 尽些力

陈德隆气起来 他蹒跚地冲过去 夺着老会长的竹鞭 他几乎

要打着他的鼻梁了

是装聋吗 聋子吗 你不会听见我的声音

老会长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烧起来 他战声地 咬着牙关地啐他

一口

你这瘟神 你 你 又来瞎缠么

怎么是瞎缠呢 我来寻着你们 就因为你们的心不公平 你

们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了

瞒你 老会长浑身战着 他使力地抽出来他的小竹鞭子

挡着陈德隆的胸襟 你能做什么东西吗 今天这里招兵 你能当

兵吗 你能离开野婆娘吗

能 陈德隆顽强地叫着 只要你们都不瞒着 我是什么

都能做的

打人 喝酒 摸骨牌 什么都能做的 副会长冷声地

笑着 他的那一双大的唬人的眼睛 就象魔渊似地吸住了陈德隆的

全身

陈德隆跳起来了 他奔到副会长的跟前 拳头高高地抬着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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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一下子要击坏他的对方的头颅似的 他的声音带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来的 你瞧不起老子 不打人

不喝酒 不摸牌 都能行吗 行吗

人们使力地解开他们 那另一个陌生的 蓄短胡须的人匆匆地

跑来拉着陈德隆的手 向他温和地说

朋友 你不要生气啦 行的 你要愿意 明天就同我们

到总会中当兵去 只要你能不喝酒 不摸牌 那都行的啦

陈德隆的怒火愈加上升起来 他瞅瞅这陌生的人一眼 他并没

有问明白去当什么兵 就茫然地答应着 顽强 好胜 拥着他那一

颗虚荣的 粗暴的内心 他很有一股蛮牛的性子 他很可以给你犁

地 耕田 而你不能将他鞭挞 尤其是不能违拗他的个性而欺侮

他

当他的名字被写上那张白白的纸单的时候 他还狠狠地骄矜了

一下 他盯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们 他的眼睛更加圆睁着 那

就象已经报复了一桩不可解脱的深仇似的 他的心里想 你们

妈妈的 嘿嘿 瞧瞧老子吧 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

四

太阳走了 黑夜象巨魔似的 张口吞蚀着那莽苍苍的黄昏 在

小窗的外边 有无数种失意的秋虫的悲哀的呜咽

梅春姐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 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凉了的菜和

饭 一盏小洋油灯在她的面前轻盈地摇晃着 她并不一定是等丈夫

回来 也不觉得自家的饥饿 在她的脑际里 却盘桓着一种从来不

曾有过的 摇摇不定的想头 这想头 就象目前的那盏小洋油灯般

地摇摇不定 不是哀愁 也不是欢喜

她懒洋洋地站起来 估量丈夫不会再回来了 便把小桌上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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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的菜和饭收拾着 用一块破布头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 是夜 一个漫漫的 深长的夜 一个孤

零零的 好象永远也得不到光明的 少妇的凄凉的夜

窗外的虫声更加呜咽得悲哀了 它们是有意唤起人们去给它们

一把同情的眼泪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 荒原迎给她一阵冰凉般的寒气

那摇摇不定的 错乱的想头 使她无聊地向四周打望了一下 一切

都和平常一样的 只不过是那班浮荡儿没有闲功夫再来唱情歌了

只不过是在大庙那边多了些花色的灯光的闪烁

她微微地把头仰向上方 一块碧蓝色的夜天把清静的 渺茫的

世界包罗了 一个弯腰形的 破铜钱般的月亮在云围中爬动着 在

它的四面 环绕着一些不可数出的 翡翠也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那两颗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

一个微红的 丰润的 带笑的面容 在那上方浮动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惊 象白天在草场般地吃了一惊 她觉

得一阵迅速的 频频的 可以听得出来的心脏底跳动 她把头儿慢

慢地低下来 在后方 突然地 一个沉重的 有力的破门声音

又将她惊震了

丈夫陈德隆的一双螃蟹形的眼睛现了出来 他的面孔微微地带

点怒容 刚强而抑郁 他似乎并不曾喝酒 态度也比较平常缓和了

些

你还不曾睡啦 他轻轻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头 琐着眉

毛地说 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会功夫 好象有一件什么秘密的私情给丈夫

窥破了似的 她的全身轻轻地战着 一直等她发现了丈夫并没

有注意她 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时 才又迟迟地回复道

我 是等你啦 上街 做什么东西呢


